
李和平 贺彦卿 付 鹏 肖 竞 谢 鑫 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动力机制与空间响应模式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Dynamics of and the Spatial Responses to the Restructuring
Agricultural Rural Settlements
LI Heping, HE Yanqing, FU Peng, XIAO Jing, XIE Xin

Abstract: Following the general trend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limi-

nating the "san-nong" (agricultural, rural, and farmer) issues, researches on how to

remake rural settlement spaces have burgeoned. There a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at play in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how to choose and develop responsive solution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tradi-

tional agricultural villages in China by interpreting satellite images of selected rural

ca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data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modern agriculture on rural space-making,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most agricultural rural settlements in China are poli-

cy guidanc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social demand. Based on such an understand-

ing, it explores the path and method of remaking rural settlement spaces in terms

of structural system, spatial layout, and land use function. Finally, taking Zhanqi vil-

lage in Chengdu c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ree space remaking

dynamics can help promote more intensive, modern, and sustainable rural settle-

ments, facilitat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villages, and

create a good rural built environment.

Keywords: rural settlement；modern agriculture；reconstruction；dynamic mechanism；

spatial response

1950年代以后，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诸多发达国家的乡村地区经历了

空间格局与社会经济的转型重构。在当前快速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背景下，

随着乡村振兴和农村扶贫的持续推进，我国乡村地区正在经历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相应地带来乡村空间的重构。乡村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其空间格局的变化，即聚落

空间的重构是乡村重构的核心（龙花楼，2018）。而现今“三农”政策的出台为我国大

量的农业型农村改革提供了方向，逐步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

同，是一种更加智慧的农业类型。它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从经验转变为科学，并投入

大量生产机器辅助规模化生产，这势必会影响原有乡村聚落的土地布局，进而影响聚

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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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全面推行乡村振兴，有效解

决农村“三农”问题大趋势下，如何推

动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正成为当下的研究

热点。而驱动聚落空间重构的影响因素

众多，如何选择并适应性地做出空间响

应则尤为重要。通过对不同地区乡村案

例卫星图的图示化解译，分析总结我国

传统农业型乡村的问题。同时通过数据

分析现代农业对乡村聚落空间的影响，

从而提出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农业型乡村

聚落空间重构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政策引

导、产业升级和社会需求3个方面，并

探索在该3种转型动力驱动下，乡村聚

落空间在结构体系、空间布局和用地功

能上的重构路径和方式。最后以成都市

战旗村为例，验证3种重构动力能够促

使乡村聚落空间更加集约化、现代化、

永续化，在营造良好的乡村聚落空间环

境的同时，促进农业型乡村社会经济

发展。

关键词 乡村聚落；现代农业；重构；

动力机制；空间响应

作者简介

李和平，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

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博导，heping0701@126.com
贺彦卿，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付 鹏，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

肖 竞，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

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博导

谢 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

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动力机
制与空间响应模式研究*

李和平 贺彦卿 付 鹏 肖 竞 谢 鑫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村镇聚落空间重构数字化模拟及评价模型”（项目编号：2018YFD1100300）
资助

36



2021年第 1期 总第 261期

1 传统农业下农业型乡村聚落空

间特征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完全以

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

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Schultz
T W，1987）。由于特殊的农业基础和

发展背景，我国的传统农业具有自给自

足特征明显、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

科研严重匮乏和缺少宏观规划引导等特

征（唐建军，胡亮亮，陈欣，2020；孙

莹，张尚武，2017）。而乡村聚落空间

的形成开始于传统的农耕社会，与传统

农业一同经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逐渐

趋于平衡稳定的状态。总的来说，在传

统农业的影响下，农业型乡村聚落呈现

出以下3种空间特征。

1.1 自给自足形成无序化的聚落空间

体系

由于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特点导致

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所以单纯农业型乡

村聚落空间功能也相对较为简单。其

次，在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下，农业科研

的严重匮乏让农业生产低效特征更加明

显，使得经济收益更大的许多非农产业

开始随意地侵占耕地，分散布置（图1），
逐步形成工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传

统农户等并存的空间模式 （刘彦随，

2007）。加之大量的劳动力转移，传统

的农业耕地在没有进行规模化、科学化

利用之前却被荒废或粗放式利用，导致

原有的生态、生产空间系统变得杂乱

无序，甚至影响村民的生活空间，让原

本就复杂的村庄体系更加无序、复杂。

平原地区甚至会出现大面积的工业园区

与聚落空间融合，耕地面积大大减少且

生产功能变得混乱，严重的甚至出现了

资源、环境、生态问题 （周明茗，王

成，2019）。

1.2 小农经济造成零碎化的聚落空间

布局

首先，在我国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

特征影响下，农村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

是影响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重要

因素。在此背景下，大多乡村建设以自

发、自组织为主，随意性较大，呈现出

零碎化的空间布局特征（图2），反映了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传统乡村体系空间

的平衡关系。但是这种与生产的平衡关

系却导致农村生活空间的无序散乱，让

农民难以拥有完整的生活空间和完善的

配套设施。平原乡村地区相对山地乡村

地区来说，聚落空间较为集中，但现阶

段其空间布局大体呈现沿道路或水体边

缘布置，加之一些乡村地区社会因素的

存在，导致“拆村并点”工作的未落

实，因此平原乡村地区整体聚落空间布

局仍不够集聚。而山地乡村地区发展相

对落后，可建设用地范围也有限，大量

乡村保持着更加零碎的聚落空间形态。

其次，我国乡村规划起步晚，阻碍大，

大多乡村聚落空间几乎没有进行过具体

的空间规划，造成乡村建设用地规模始

终难以有效地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呈现村

庄“空心化”的局面 （张立，何莲，

2017；刘彦随，龙花楼，陈玉福，等，

2011），从而加剧生活空间的荒废度，

让原有的空间更加破碎。

1.3 缺乏管控带来低质化的聚落空间

环境

乡村聚落空间大环境都是具有较高

的生态性的。东部平原地区拥有大规模

图1 现状乡村聚落空间体系无序化示意图
Fig.1 The disordered spatial system of rural settlem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2 现状乡村聚落空间布局零碎化示意图
Fig.2 Fragmentation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current rural settlem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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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耕地自然系统，出现了圩田、水田等

多样的耕地形式。而西部山地地区则拥

有庞大的森林自然系统，自然资源更加

丰富。但由于传统农业缺乏宏观规划的

引导，长期主张“重用轻养”。农业生

产种植品种缺乏科学性与针对性研究，

同时不注意种植方法的生态化，过分使

用与依赖化肥、农药，从而直接导致农

村土地污染化、生态环境脆弱化，乡村

聚落的生态空间被污染。加之为追求城

镇化和短期的经济利益，很多村庄建设

缺乏引导，没有进行或落实村庄规划，

不合理的村庄建设进一步压缩了生态空

间，造成了明显的生态功能退化（巫丽

俊，王丹丹，2018）（图3）。

2 现代农业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

影响分析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而乡

村聚落作为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单

元，也一直受到关注。为实现共同富

裕，缩小城乡差距，我国从建国开始，

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致力于农村的转型发

展，也直接驱动了我国乡村聚落空间形

态的演变与重构。但是长期以来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导致农村不仅是

农业生产空间，还是聚落空间都呈现零

碎化的状态。加之缺乏规划与管理以及

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导致乡村聚落空

间重构成效不明显。

通过多年来的发展与经验总结，我

国现阶段农业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促

进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

负担为主要特征（万宝瑞，2018）。在

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重点聚焦发

展现代农业和深化农村改革。而现代农

业的概念是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是依托

现代技术，发展科学化农业，促进商业

化种植，使得小农经济可转变成为规模

经济，并能以此为基础拓展相关产业的

一种新型农业 （朱介鸣，裴新生，朱

钊，等，2018）。进而整合农业土地资

源，优化调整农业种植空间和配套生产

服务设施空间（耿慧志，李开明，韩高

峰，2019；伍江，曹春，王信，等，

2019）。因此大力推广现代农业，必定

会改变农村产业发展现状，促进农业高

效发展，也势必会对我国乡村聚落空间

布局造成影响。

2.1 村庄结构体系整合

随着新农村的建设与农业规模化、

现代化生产的提出，以及中央对于农村

永久基本农田和自然生态本底的重视，

我国部分地区开始梳理村庄结构体系，

逐步在村域范围内实行拆村并点工作。

也正是从中央政策倾向转变开始，我国

村庄归并加速。全国范围内自然村数量

开始逐年减少，从 2004年 320.7万个减

少到 2018年 245.2万个，15年间减少近

1/4①。但根据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却在增

加，已经有超越 350万规模经营农户拥

有50亩（333.3hm2）以上的耕地④。
可见，现代农业需要通过整合村庄

结构体系，形成集约化的乡村聚落，以

保证农业规模化生产与经营。该项基础

工作的实施一方面促使乡村聚落数量大

幅度减少，单个聚落空间因整合而规模

明显扩张，在空间布局上更加集约、有

序，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减少并集约

利用。同时，也淡化了中心村的发展优

势，利于进一步将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等工作的合理性

（何灵聪，2012）。另一方面，村庄结构

体系的调整势必存在土地的调整，同时

也与乡村区域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更加

整合、简化的体系结构能够给乡村区域

带来更多的生态空间，最大化恢复乡村

生态景观。

2.2 村庄用地布局集约

在土地利用方面，现代农业是利用

先进技术，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

化与集约化，从而有效提高土地产出量

和产出质量，增加农业产业在市场的竞

争力。因此村庄结构体系调整，拆村并

点完成的同时，大量的荒废建设用地被

还原为耕地、林地重新使用，直接提高

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从而促进我

国农村农业增收。到2018年全国已经有

超过5.3亿亩（35.3万km2）家庭承包耕

地进行流转，早已超过承包耕地总面积

的1/3②。2017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超过66%，全国农机服务总收入超

过5500亿元，且正在加速完成1亿亩深

松整地工作，形成更大面积的高标准农

田促进生产③。此外，现阶段大量的农

村农业不再单一发展，逐步与二、三产

结合，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乡村聚落空

间的用地功能和布局，进而影响乡村聚

落空间的重构。

在农村农户方面，现代农业有效解

决我国小农户就业问题，能够改变农业

型乡村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2016年开

展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拥

有2.07亿户农户的中国非规模农业经营

户占 98%④。因此小农户仍然是我国主

要的农业经营模式，大国小农仍然是构

成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国情背景（管

图3 某村庄2006年至2020年生态空间被侵占过程
Fig.3 The process of displacing ecological spaces in a village from 2006 to 2020
资料来源：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 2006—2020年历史影像地图，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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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2020）。因此在我国基本的国情背

景下，现阶段现代农业发展现实路径的

核心即为如何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

效衔接。就目前大量农户逐渐放弃耕地

的情况而言，现代农业推行以合作社为

基础、以土地托管为核心内容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不仅能够整合耕地，也能给

小农户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管珊，

2020；张红宇，2019）。

2.3 人居环境品质提升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农

业所推行的使用大量机械化生产工具开

始投入农村，科学化的生产种植技术开

始传授给农民，从而促进我国农村农业

高效发展，进而有效解决农村农民经济

收入问题。2017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

6.62亿 t，相比 2008年增长超过 25%③，
农民收入也因此而增加。与此同时，各

类村庄开始强调规划作用，结合自身发

展条件，在经济问题有效解决的背景

下，开始有效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合理

规划乡村聚落空间，营造更好的聚落空

间品质。

前期由于受限于长期累积的农村问

题和城乡二元结构尚未从根源破除，导

致我国农村人口持续流失，从而使得农

村空心化、老龄化加剧 （董祚继，

2019）。因此乡村配套设施也随之“空

心化、老龄化”，更多的配套设施因人

口流失而空置、荒废，甚至不能满足当

下基本需求。而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

化的用地需求，为我国乡村聚落空间内

部的配套服务设施的优化提供了机遇。

在满足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产业变革设

施需求的同时，在新的用地布局下合理

配置生活配套服务设施，从而保证乡村

农民生活、生产需求，提高了乡村聚落

空间的品质。目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2018年以来累计新改造农户厕所超过

3500万户，90%以上的行政村已覆盖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基础环卫设施普

及率超过65%②。

3 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动力

分析与空间响应模式

乡村聚落空间的重构是乡村重构三

大维度之一，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

村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龙花

楼，2018）。因此，在政策引导、产业

升级、社会需求因素的驱动下，我国的

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将发生重构，以满

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实现空间集约

化、设施现代化、环境永续化（图4）。

3.1 政策引导驱动村庄结构体系调整

为实现城乡统筹与乡村振兴，近年

来有关惠农政策在不断地提出与充实。

而直接影响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包括土

地政策与农业发展政策。土地政策要求

控制农村建设用地总量，坚守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同时也同意赋予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

入股权能（刘冰，2020；赵蔚，2017）。

其次为土地政策改革，要求对现有的农

村宅基地制度进行完善，保证一户一宅

的基本要求，杜绝闲置用地浪费。农业

发展政策则引导我国农村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的进程，有效提高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与竞争力；加快现代农业设施建

设，为乡村发展培育新动能；农村资本

政策则开始坚持主张“以工带农”的思

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鼓

励工商资本下乡”，为资本介入乡村提

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现代产业资

本与乡村空间重构的有机融合 （杨水

根，2014；张京祥，姜克芳，2016）。

与此同时，近五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引

导鼓励、完善机制、法律保障进一步完

善扶持机制 （图 5），确保资本顺利下

乡，投入乡村建设与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政策与土地政策的核心目

标之一是实现乡村聚落空间用地的集

约，村庄结构体系的简化。在当下乡村

聚落生活空间无序，居民点散布，乡村

空间体系繁杂庞大的背景下，通过对村

图5 近年来资本下乡政策发展与完善历程
Fig.5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olicies facilitating capital flows to the countryside in

recent yea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4 驱动力下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总体思路
Fig.4 The overall idea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agri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under the driving for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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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内的各个村庄聚落进行综合指标

体系评价，科学化地进行村庄拆村并点

工作。加上社会资本下乡，让乡村聚落

空间建设能够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

乡村聚落空间科学重构。因此在政策引

导下，我国乡村村庄结构体系趋于整

合，建设用地集约，从而利于集中管理

与完善设施配置（图6）。

3.2 产业升级驱动聚落空间布局优化

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业产业也

需要相适应的进行调整升级，农业生产

条件与生产技术方面也需要进行优化。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在耕

地上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代替人

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让农村劳

动力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其次，可进

一步升级现代农业类型，发展生态农

业、复合农业、农业研发和“互联网+”
农业等，进而推动农业实现现代化、品

牌化，全流程有效整合实现产业链增值

（李国英，2015）。
现代农业的实施，最基本的特征即

为农业规模化生产，能弱化耕地边界权

属不清晰，以及农户耕作范围交叉等问

题。因此，通过优化农村用地布局，集

约现有的村庄建设用地，进而能整合耕

地，在空间上呈现规模化的耕地包围集

约化后建设用地的布局模式（图7）。该

新布局模式能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

需求，使得在农业生产的前期、中期和

后期都能有条件运用现代技术，并且能

够投入足够数量的生产机械进行大规模

的自动化耕种生产，从而提高农村农业

生产效率，保证农村农业高效高质量发

展。其次，乡村区域建设用地也因耕地

集约化发展，大大降低了耕作半径对于

农业型乡村聚落选址的影响力，促进乡

村聚落空间也能集约化发展。有效解决

乡村地区公服设施配置不均等、建设用

地荒废、违法侵占等问题，公共服务设

施能集中服务更多的村民，也为非农业

产业的“入住”提供用地上的可能。因

此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国的乡

村区域用地布局得以优化，耕地集约化

满足农村现代农业发展升级需求，聚落

空间内用地集约化满足乡村居民基本服

务需求。

3.3 社会需求驱动聚落内部功能复合

在城市，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直接提

高市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从而导致现

有的市场化消费需求趋于多样化，特色

化。农村田园生活也逐渐成为城市居民

周末近郊旅游的热门项目，大量游客人

流与发展机遇将涌入农村。其次在农

村，乡村聚落空间的形态是农民在一定

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价值观

和生活行为准则的具体体现（娄永琪，

2005），所以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会直接

影响农村居民点的产生与发展。而随着

时代的变迁，潜移默化在改变农村内部

社会网络，农业型乡村也因流动人口增

多，导致原来单一的依靠血缘、人地关

系而演化形成的乡村聚落将急剧减少。

而因产业发展与生活品质提升所带来的

利益却在逐步成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乡村

聚落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是农村

社会所需求的。

所以在现代消费市场倾向农村生活

体验的趋势下，同时在农村社会网络关

系改变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下，乡

村聚落空间内部功能将发生转变。农村

区域特色、人口容纳和环境品质急需提

升。首先，为满足城市居民对农村生活

体验的需求，可以在农村现有的建设用

地范围内增加旅游住宿及相关配套功

能。在遵循村民意愿的前提下，乡村聚

落空间内部功能甚至能与旅游、观光、

体验等进行混合。其次，乡村聚落空间

内部新型农村社会关系与农民新的生活

需求，促进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的重组。

整体上农村不再是传统小农经济背景下

以单一的生活生产功能复合的聚落空间

形式，空间将转变为将生活与生产功能

分化的聚落空间形式。而生活功能内部

通过鼓励建设集中式农村公寓，收缩宅

基地，同时将非农用地与闲置未利用的

建设用地征收并重新规划建设，为乡村

聚落空间内部新增配套设施、公共空间

等。在坚守基本农田红线的前提下，为

图7 产业升级下聚落空间布局优化模式图
Fig.7 The optimization of settlement layout under industrial upgrad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6 政策引导下村庄结构体系调整模式图
Fig.6 The adjustment of the town-village system structure under the policy guid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图8 社会需求下聚落内部功能复合模式图
Fig.8 The internal function of the settlement is compounded under social deman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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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建设用地，整体

推动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功能复合化

（图 8），满足农村居民多方面需求，赋

予更好的农村生活环境。

4 实证案例研究：成都市战旗村

农业型聚落空间重构分析

4.1 战旗村概况

战旗村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

位于成都一小时交通圈范围内，面积

536hm2，总人口4493人，是西南地区最

早发展集体经济，实施土地流转，实现

农村经济转型、发家致富的典型示范

村。战旗村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优化农

业生产体系，发展规模化农业，建立多

片绿色有机蔬菜种植基地，效益达60余
万元。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组建农产品

合作社，已经培育省市著名商标品牌 3
个。同时依托农业，引进加工产业，创

建与农业相关的4A级景区，实现乡村农

商文旅融合发展。2019年战旗村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已达3.24万元，被命名为

2019年度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

示范村。

4.2 战旗村聚落空间重构现实路径

4.2.1 抓住政策机遇，整合村庄结构

体系

成都是西南地区农业经济领先、现

代农业发展较为先进地区，以城市带动

乡村发展的模式为主。2005年中央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为进一步解

决三农问题，成都市就自身农村建设的

情况针对性地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三个

集中”政策，明确要求土地向规模经营

集中。同时国家早已颁布的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政策和农村土地征收、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政策，推动战旗

村进行土地层面的变革，将村内闲置的

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促使战旗村

九成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95%以

上的农户承包地进行了流转并实现了集

中经营，仅2020年一年内战旗村新流转

出让土地达到 6304m2⑤。在使土地利益

更大化的同时，也因此让全体村民真真

实实的获利。

在西南农村地区，川西林盘式的农

村居民点虽然独具特色，每个林盘⑥内
都有十几户人家，具有一定规模。但仍

然是一种较为分散的聚居模式，土地利

用不够集约。在政策引导下，战旗村在

空间上进行了农村居民点的整合，原先

近35个村庄居民点，现整合为一个占地

约 16hm2的集中式新农村社区，耕地也

因此变得规整，满足发展现代农业规模

化生产的需求（图9）。至此，战旗村在

中央及地方政策的引导下，完全改变了

原有的村庄结构体系，为简化唐昌镇内

其他各村的村庄结构体系起到了示范作

用。同时在此空间重构的背景下，战旗

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稳定上升状态，

表明在政策驱动力下我国农村因地制宜

的响应政策，实施聚落空间重构发展是

积极有效的。

4.2.2 主动升级农业，优化村庄用地

布局

成都平原上最典型的传统乡村聚落

形态即为川西林盘，在该空间形态下，

农业生产空间是以林盘⑥为中心，团块

状分布的。这种布局模式已经不能适应

现在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同时单纯的

农业种植生产利润低，耕作辛苦，也早

已经不能满足如今乡村发展需求，不利于

缩小城乡差距。因此在 1970年代左右，

战旗村村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在

村庄产业上寻求改变。从村办企业，到

村庄与企业、合作社共同合作，不断摸

索，主动对村庄产业进行优化升级，成

功引入观光农业等企业入驻，使战旗村

逐步形成了农-企良性互动的农业产业

化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产业互动发展。

在产业升级下，战旗村在空间上也

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对于农业型乡村

聚落来说，首先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

产，打破了耕地半径对于聚落空间布局

的制约，从而战旗村选择与外界交流互

通更加便利的区域作为新的乡村聚落选

址，建立集中的农村社区，促进聚落空

间集约化发展；其次，整合耕地资源，

促进了耕地集约化发展，最大化保证耕

地能够规模化生产，满足基本的现代农

业生产需求（图9）。目前战旗村总村庄

建设用地约170hm2，在未增加建设用地

的前提下完成了乡村耕地的规模化布局，

也让规模农业占比已超过20%。其中，建

设用地中村庄居住用地仅占30%，有充

足的集中建设用地用于发展乡村产业，

为现代农业拓展产业链，构建围绕农业

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用地基础。至此，

战旗村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下，

优化了村庄用地布局，并带动周边村庄

一起整合土地，联动发展。证明了目前

在现代农业驱动力下我国农村整合生产

用地与村庄建设用地，落实用地集约

化，空间重构发展是积极有效的。

4.2.3 顺应社会需求，复合村庄内部

功能

在农村经济问题基本解决的背景

下，农民对生活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战旗村为进一步落实城乡一体化，缩小

城乡差距，加大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

给，从而为留住村民发展农村做好基础

性工作。在空间重构的过程中，战旗村

集中式农村社区内配置了卫生所、老年

活动中心等多项公共服务设施，村庄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约5.92hm2，占村庄建设

用地 3.42%，同时还布局有公共活动空

间，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生活品质。

根据最新调查，成都平原上农村产

业发展多出现家庭农场式的复合型经营

模式，这是在成都平原上因地制宜调整

的一种“纵向一体化”的农业现代发展

模式（陈越，2015）。为了学习借鉴该

种模式，战旗村也在聚落空间内部为负

责经营管理的合作社、企业提供用地，依

托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目前战旗村已建

成规模种植基地 1100余亩 （73.3hm2），

集聚企业 16家，吸纳就业 1300多人，

构建起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成都作为正逐步迈向世界旅游名城

的一个中国西部城市，特色旅游与地方

文化体验需求极大。战旗村作为成都都

市近郊圈内典型的乡村聚落，势必会加

大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村庄内的

产业转型，从而影响乡村聚落空间重构

的方向。因此为满足消费市场的需求，

战旗村抓住自身良好的发展基础与发展

优势，在村庄内复合旅游发展增加旅游

配套服务功能。目前战旗村村庄产业用

地约 79hm2，占村庄建设用地 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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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五季·妈妈农庄作为郫都区第一

个 4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 40余万人，

有效地依托农村资源发展乡村观光旅

游，实现村庄内部功能联动发展。

战旗村在社会需求的驱动下，乡村

聚落空间在满足居住的前提下呈现出

“优居住+重旅游”等多功能复合形式，

也让战旗村构建集食物保障、原料供

给、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市场服务等

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图9）。而

非建设用地功能则更加简单、整合，不

再出现农林用地被不合法的其他功能建

设用地侵占的情况。现在在战旗村当地

村民经济收入较高的情况下，旅游发展

也正在蒸蒸日上，证明了目前在社会需

求驱动力下我国农村建设用地功能复

合，满足多方需求是必要的，空间重构

发展是积极有效的。

5 总结

通过上述对战旗村聚落空间重构的

实证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在主张发展现

代农业的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在政策

引导、产业升级与社会需求的驱动下空

间重构方向呈现出集约化、现代化、永

续化的特征，也同时促进农业型乡村聚

落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首先，村庄结

构体系整合简化，科学地对村庄进行布

点规划，利于未来村庄集中管理，同时

满足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的要求，

保证农村经济发展；其次，优化用地布

局，促进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化发展，利

于优化调整乡村社会网络。逐步整合耕

地，为农业产业升级打好基础，改变传

统农业低效低产的现状；最后，鼓励集

中式农村社区模式，更好的配置高品质

的公共服务设施，营造环境优良的乡村

公共空间，满足农村农民美好生活的需

求。同时复合农产品加工、旅游等多

元功能，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来更多经济利益。

总之，现代农业是农业型乡村发展

的核心，在政策、产业、社会驱动下，

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将适应性的进行空

间重构。在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的

同时，促进农业型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的乡村聚落空间环境。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2004—2018年城乡建设统计

年鉴。

② 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

③ 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农业年鉴》。

④ 数据来源于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⑤ 数据来源于成都市郫都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⑥ 林盘（川西林盘），指成都平原及丘陵地

区农家院落和周边高大乔木、竹林、河

流及外围耕地等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形

成的农村居住环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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